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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 

——以江西历史名镇吴城为例 

程宇昌
1
 

(南昌工程学院 水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99) 

【摘 要】：清代江西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众多,主要有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

信仰等。解析吴城民间信仰文化,有助于探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有机互动,认知和了解吴城民间

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由此,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建构吴城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

态园、庙会民俗文化节和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符合时代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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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信仰和祭祀习俗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P1)。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百姓世俗信仰的神灵文化,以灵魂

信仰为核心,以自然崇拜为外层,以生命礼仪为内层,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宗教信仰[2](P7)。我国民间信仰文化历史悠久,流转千年,

共同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从某种角度而言,民间信仰既是构成历史变革诸多社会面相之一,更是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体

现。”[3](P10)近年来,关于民间信仰文化的研究是学界的热点之一①。在这些研究中,华南、华北地区关注度较高,华东地区关注度

较低;平原、丘林地带民间信仰研究较多;水域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研究较少,尤其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区域的民间信仰研究

更为少见②。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民俗风情不一,俗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显而易见,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

研究空间很大。 

吴城镇,千古名镇,西江巨镇。在清代,吴城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商贾如云,八方幅辏,帆樯云集,庙宇众多,游人如织。近代

以来,“吴城由盛转衰,始于南浔铁路建成”
[4](P47)

。随着南浔铁路的发展,吴城镇水上交通渐次衰落,一代名镇吴城发展渐次落伍

并严重滞后。为推动吴城地方社会新发展,本文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以吴城镇为个案,以时代新理念为引领,挖掘历史名镇吴

城的民间信仰文化,探讨历史名镇吴城地方社会发展新路径,试图建构鄱阳湖区水域地方社会新发展,呼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

家战略,践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精神。 

一 清代吴城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灵及其国家权力因子 

吴城镇“位于赣江、修河汇合处,距县城 30公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汉属海昏县。宋太平兴国六年,划属新建县。1954

年,又划归永修县。街区面积 2.5平方公里,共设 3个居民委员会。有人口 1222户,2897人”[4](P48)。吴城镇位于今修水县城西北,

三面环水,修河、赣江于此交汇;吴城镇与“瓷都景德镇、药都樟树镇、连史纸河口镇”齐名,史称江西古代“四大名镇”[5](P293),

吴城镇原属南昌市新建区,后划归九江市永修县管辖,并沿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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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时期,吴城镇千帆竞流,商贾云集,人头攒动,小小集镇,一时成为江西巨镇,吴城民谣:“嘉庆到道光,家家喝蜜糖,狗不

吃红米饭,十八年洪水没上墈。”[4](P47-48)吴城富硕一方。《永修县志》载:“吴城全镇人口近 10万,其中常住人口 7万余,流动商旅

2万左右。”
[4](P47-48)

《九江市志》载:“具有 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吴城,曾是江西重要的水运枢纽和商品物资集散地,拥有 8个码

头、48 座会馆、30 多座庙宇,清嘉庆年间,全镇共有 10 万人口。”[6](P631)从两地方志文本可知,清代吴城镇繁华无比,人口近十万

之众,商贩云集,历史名镇名不虚传。 

清代吴城镇人口达 10 万名之多,庙宇 30 余座,庞大的社会人群与商业人流聚集在一方小镇,为历史罕见,古有“装不尽的吴

城,卸不完的汉口”之美誉[4](P47-48)。历史上的吴城与其时武汉的汉口相媲美,繁荣的商业,巨大的社会群体,不同地方的区域文化、

习俗、价值观念、经历见识的人们于此交汇,形成文化、观念、信仰的交错与碰撞,由此而形成人们价值观念与民间信仰文化的

趋同或相行不悖。在这种庞杂的文化交互际遇的背景下,必然存在着国家与地方构成的基层社会“治理系统”或“文化体系”之

间力量和文化的相互吸纳与融合。廖迪生认为,当宗教象征被人们创造了之后,它便变成一个地方的象征,与地方政治有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7](P395)。民间信仰是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的主要面相之一,其文化是打开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结构的一把钥匙。为此,笔者查

阅地方史料,对清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予以梳理,发现其主要分布如表 1。 

表 1古代吴城镇寺庙分布情况汇总表 

寺庙名称 供奉的主要神灵 地址 文献出处 

万寿宫 许真君等 吴城后河 [8](P3557—3558) 

聂公庙 聂公神 吴城向归鹿苑寺 [8](P3557) 

小九华庵 不详 吴城丁家山 [8](P3557) 

万福寺 不详 吴城河东墨庄 [8](P3557) 

邮佛庵 不详 吴城镇望湖亭左 [8](P3557) 

白衣庵 不详 吴城 [8](P3557) 

经堂寺 不详 吴城  

睢阳庙 张王神 吴城山望湖亭西南 [8](P977) 

顺济庙 龙王神 吴城山下 [8](P977) 

 

从表 1 可知,清代吴城主要神灵庙宇 9 座,与《九江市志》所载 30 多座庙宇相差很大,抑或时光流逝,记载不一;但可以说明

的是,吴城民间信仰文化兴盛浓厚。在这些寺庙中,以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最为典型与

突出。 

1.万寿宫许真君信仰 

《新建县志》载: 

万寿宫,在吴城后河,顺治年间建,乾隆间毁;嘉庆十一年,合镇绅商捐费万金复建,正殿中三尊神像,旁列十二真人,殿后为玉

皇阁,殿右为谌母阁,左为观音堂,堂后为三元佛祖,堂下为清心精舍,殿外有牌坊,坊东为天花宫,大王殿西为白马、五显二庙;道

光二十年,正殿中梁坠,绅商复捐金万余修葺,以余资造逍遥别馆,自是气象矞皇,与玉隆、铁柱二宫相埒。”[8](P3557—3558) 

从文本来看,吴城万寿宫的规模宏大,正殿中有 3 尊神像,旁列 12 名真人,殿后是玉皇阁,殿右是谌母庙,殿左是观音堂,堂后

是三元佛祖,堂下是清心精舍,殿外有牌坊,坊东是天花宫,大王殿西是白马、五显二庙。庙宇阁舍有 9处排列,吴城镇的万寿宫与

省城南昌的玉隆、铁柱二万寿宫相对并媲美。一个乡村集镇的万寿宫可堪比省城万寿宫宏大,足可说明吴城万寿宫庙宇的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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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可见吴城镇人丁兴旺,集市繁荣。吴城万寿宫配祀的神灵有许真君、观音菩萨、谌母娘娘与天花娘娘等。进一步说明,吴城

镇万寿宫地位特殊,作用巨大,影响深远,是乡民与客商祭祀神灵的集合体,民众膜拜。 

万寿宫是以许真君信仰为主体的神灵集合。从万寿宫的历史变迁来看,与其说万寿宫是祭祀许真君的庙宇,不如说它是民间

商会或民间商贸的聚集中心。李星认为:“随着历史发展和变迁,万寿宫已经从祭祀、朝拜许真君的场所逐渐发展成为地区经济

文化中心。”[9](P82)梁洪生认为:“吴城万寿宫就是吴城的江西会馆。”[10](P10)会馆既是商人聚集地,也是商贸活动的场所。在江西

各地,万寿宫广为普建。万寿宫不仅是民众民间信仰的祭祀场所,也是民间商贸活动的交易市场,活跃农村商贸市场,并辐射周边

地区。如今,各地的万寿宫几乎都演变为“小商品城”的代名词。溯源穷流,此与万寿宫祭祀及其初期的民间商贸活动密不可分。 

许真君,江西民众称之为“福主”“许旌阳”“旌阳令”。他不仅是江西人的护佑之神,而且是“净明道”的祖师,主张“忠

孝为本,敬天崇道,济天度死为事”[11](P496)。在鄱阳湖区,许真君的盛行与流播不仅是其忠孝为主的“净明”观的大行其道,而且是

许真君的“随乡入俗”。许真君的斩蛟治水深得百姓的祭拜,这种宗教文化与地域文化需求的趋同使得许真君信仰更深入民间
[12](P81)。 

许真君信仰在江西由来已久。《新建县志》载:“许真君逊,字敬之,汝南人,父肃避地南昌,因家焉,少好道,从大洞君吴猛,传

三清法要。晋太康初,为旌阳令,施济利物,寻弃官,谒女真谌母于丹阳黄堂,授以仙决。”[13](P1920)从该文本的记述来看,许真君在晋

代太康年间(280—289 年)为旌阳令,施济利物,深得人们厚望,后得女真谌母的仙决。时至清代,江西巡抚裴率度作《重修许真君

祠记》云: 

公讳逊,字敬之,仕晋为旌阳令,有善政。致仕归,会里有蛟为民害,公起而除之,铸铁柱以镇地脉,水患于是乎息。公所著有《灵

剑子》等书,多道家言,而大旨归于忠孝,夫忠孝,天地之常经,生民之极则也,公以忠孝事君亲,以事君亲者教臣子,宜乎豆千秋也。
[14](P723) 

从清代巡抚的叙述故事来看,有几点可以说明。一是许真君有善政,为官亲民,这对于历代王朝而言是好官典型,受百姓拥戴,

得朝廷褒奖。二是许真君平息水患。许真君铸铁柱镇地脉,有斩蛟治水的本领,真君的仙家之能显见。简言之,许真君已变化为水

神神灵。三是许真君的“忠孝事君亲”思想,这是历代王权统治者所需要和提倡的。显而易见,许真君为历代王朝所祭祀与倡导,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许真君信仰“忠孝”思想,这有利于安抚民心及稳固王朝统治,达到愚民的目的。从晋代到清代,千年而下,许

真君信仰相沿不衰,正是由于国家祭祀的作用,官民共祭,形成了民间普祭之神。时日久长,许真君又变化为民间水神神灵,这又恰

是鄱阳湖区水域地方社会——吴城所需要的。 

许逊,许真君,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还是道教神灵谱系的虚构与衍化?笔者在此不予考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晋代故事

流传于今,这不仅仅是文本故事的动人和传说的灵验,而且是故事背后国家力量有意识的“选择”和传播,是国家力量和地方社

会精英们的共同抉择,规模宏大的吴城万寿宫建筑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真君信仰的传播和百姓膜拜,映射

出民间信仰文化的国家权力因子,这对于古代地方社会发展建构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2.睢阳庙张令公信仰 

睢阳庙在吴城山望湖亭西南,唐时建[8](P977)。睢阳庙是祭祀唐之忠臣良将,其原型为晚唐安史之乱时两名以“忠义”著名的将

领张巡与许远,两人坚守睢阳并战死。安史之乱平息后,唐肃宗下诏在睢阳立庙祭祀张巡、许远二人。自唐至明清,睢阳庙得到各

朝统治者的不断封敕,兼之睢阳庙故事灵验与忠臣事迹感人,睢阳庙广为普建,天下普祭。陈春声认为:“从唐代以来确立张巡、

许远信仰的官方祭祀典中的正统地位,似乎没有动摇”,“清王朝对张巡、许远推崇备至。”[15](P65)睢阳庙在各朝各代中都受到推

崇。唐代忠臣神灵崇拜延伸至清代时期,说明在国家与地方的合力作用下,经过正史、地方志书、家族文献、民间谱牒等有选择

性的“记忆”与传播,形成睢阳张令公信仰的经久不衰,绵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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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城镇睢阳庙的灵验远近闻名。元末明初,陈友谅与朱元璋鄱阳湖大战,朱元璋曾拜祭吴城镇睢阳庙,祈求睢阳庙神灵的护

佑。《新建县志》载: 

睢阳庙在吴城山望湖亭西南,唐时建,明太祖将与陈友谅战于鄱湖,前一日,同刘伯温登亭口,占祝睢阳曰:“神威赫赫震千峰,

我亦英雄未建功,愿借阴兵三十万,来朝助我一帆风。”次日,大风助战,遂胜,太祖御极敕封忠烈灵祠,今呼为令公庙。[8](P977) 

从文本来看,朱元璋祭祀睢阳庙神灵故事的传播,有几点可以解析。其一,睢阳庙神灵故事灵验,地方闻名。朱元璋在鄱阳湖

大战之际,获知睢阳庙的神奇与威名,为求胜利,亲临祭拜睢阳庙神灵,并占诗一首:“神威赫赫震千峰,我亦英雄未建功,愿借阴

兵三十万,来朝助我一帆风。”其二,朱元璋为其君权神授造势。战前朱元璋拜神,或是为了鼓舞士气,或是寻求心理慰藉;而建国

后朱元璋封神,则是为了“君权神授”,为其统治国家正名。这些都充分利用了“睢阳庙神灵故事灵验”和庙宇的“民气”“民

望”。其三,朱元璋战前拜神抑或其战前动员,抑或其沙弥情缘。朱元璋战前祭拜神灵表现出他大战前的运筹帷幄、胸有成竹。

祭神是为“敬神”“求神”,并祈求神助,实现他的战前总动员。也或朱元璋“小沙弥”出身的历史情缘所至,但事实上是朱元璋

登临祭拜了睢阳庙。其四,明代国家治理对前朝地方神灵系统是有选择性“吸纳”的。朱元璋将历史上的“忠臣神灵”予以敕封,

为其王朝服务,这是历代王朝地方社会治理的有意识选择,“忠臣”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需要和渴求,睢阳庙绵延至清代,并获得

清代官府的祭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五,睢阳庙神灵祭祀不断,是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精英们的合力作用,尤其是地方基层

社会治理需要借助国家权力,同样,国家权力也需要在地方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所表现,睢阳庙神灵信仰相沿不废,庙宇犹存,信众

广泛,也或源于此。 

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年),江西布政使李兰奏请朝廷,要求敕封吴城睢阳庙神灵为“安澜神”。安澜神即水神,意为安定

波澜,睢阳庙张令公水神形象跃然纸上。《新建县志》载:“国朝雍正间,布政使李兰奏请封安澜神,每岁春秋致祭,又赵家围有睢

阳庙,宋时朱元晦熹书额。”[8](P977)文本表明,睢阳庙已列入清代“正祀”之列,官府春秋致祭;同时说明,睢阳庙神灵在民间受到膜

拜,在新建赵家围也有睢阳庙,南宋理学家朱熹曾亲自书额,足见赵家围睢阳庙的江湖地位和故事灵验。 

吴城镇睢阳庙祭拜者络绎不绝。清代文人裘曰德祭神作《谒吴镇张睢阳祠》诗,云:“食尽援孤臣力殚,空留庙貌枕江干,奇

谋屡出摧狐尹,幽恨怀灭贺兰山,万顷彭湖供鼎食,千秋明月照忠肝,往来词客瞻遗像,灵爽英风永不刊。”[8](P4708)邑人陶尚湰拜祭

吴城睢阳庙作《谒张睢阳庙》诗,云:“睢阳百战气常新,唐室孤忠第一人,总为江淮坚保障,敢撄锋镝正君臣,山河万古英雄泪,天

地千秋节烈身,遗像森森临蠡水,应将恨血洒鲸鳞。”[13](P846)这些诗文都充分说明吴城睢阳庙威名赫赫,祭者如云,灵验有加。同时

隐性可见,民间信仰神灵不仅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而且在地方精英们有意识的选择祭祀和诗文褒扬下,表现出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国家权力因子。正是这些国家权力因子的民间信仰神灵大行其道,深入民间,形成了乡村地方祭祀文化和地方社会治理体系中

的“精神食粮”,共同维护地方社会稳定。 

3.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 

吴城镇顺济龙王庙位于吴城山下。《新建县志》载: 

顺济庙在吴城山下,有龙穴,阔一丈,深不可测,宋大中祥符六年,于穴西立庙,封“顺济侯”,御制戒蛟文刻于石。熙宁中,加

封“顺济王”,遣太常林希逸致祭,有异蛇引首出,人使还蛇蟠,舳舻送至彭蠡,累加号曰:“灵顺昭应安济”,苏轼尝过此,得石砮,

作《顺济庙石砮记》。[8](P976-977) 

顺济龙王庙建立年代久远,为宋代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建,时敕封为顺济侯;熙宁年间(1068—1077 年),加封为顺济王;后

累加封号为“灵顺昭应安济”。自宋代至清代,顺济龙王庙受到朝廷奉敕,受到国家祭祀与倡导。正因为顺济龙王庙祭祀受到国

家倡导,故事灵验,并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才子苏轼曾登临拜祭,作《顺济庙石砮记》,更增添了顺济龙王庙的神奇与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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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顺济庙石砮记》,笔者查阅《新建县志》(康熙十九年刊本),其中云: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甲午,轼自儋耳,北归舣舟,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既进谒而还,逍遥江上,得古箭镞,槊锋而剑脊,其廉刿可

爱,而其质则石也。曰:异哉。此孔子所谓楛矢石砮,肃慎氏之物也,何为而至此哉!传观左右,失手坠于江中,乃祷神,愿探得之,当

藏之庙中,为往来骇心动目,诡异之观。既祷,则使人没求之,一探而获。[13](P845-846) 

故事说的是大文豪苏东坡路过吴城,登临吴城山,拜祭顺济龙王庙,“既进谒而还”,在江湖水面,偶得古代的石砮,即古箭镞;

石砮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神物,孔子曾言“楛矢石砮”,苏东坡得此神物并传观左右而失手坠于江中;苏东坡祷告神灵,言如再入水

捞得,愿将神物供奉于顺济龙王庙内,为往来的商旅瞻仰;祷告毕,苏东波派人入水打捞,果而复得神物——石砮,“一探而获”。

从这个故事来看,有两点启示。一是顺济龙王庙神的灵验。正因为庙宇灵验,信众广泛,苏东坡路过吴城,也引起苏东坡为之侧目,

登临拜祭。二是顺济龙王庙的宏大。如顺济龙王庙小人稀,苏东坡未必登临;再则,苏东坡许愿如石砮复得将供奉于庙,说明庙宇

规制不小,石砮果而复得,于是苏东坡将神物供奉于庙中。《顺济庙石砮记》又载:“顺济王威灵,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为

出此宝,轼不敢私有,而留之庙中,与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13](P845-846)苏东坡虔诚履行诺言,

将石砮供奉于庙中,与往来吴城的各好古博雅之君子共赏,昭示出顺济龙王庙的灵验与威名,显示了吴城顺济龙王庙的不凡,隐射

出龙王神灵信仰背后的国家权力因子——“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吴城镇民间信仰庙宇众多,庙史悠久,庙神故事灵验,尤其是庙神“忠君爱国”“忠孝事君”“护佑地方”等功能,被历代王

朝统治者纳入祀典;也正是在国家祭祀的影响下,神灵地方化、民间化及普祀化背后的国家力量介入,民间神灵信仰表现出国家权

力因子影响。这种权力因子的影响作用促使形成地方社会治理中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民间信仰文化。这些民间信仰文

化功能的泛化既有显性功能,又有隐形作用;它们或互融共存,或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共同建构起地方社会公共秩序。 

二 清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 

法国著名学者涂干尔认为,神几乎无不具有某种两重性,无不兼具宇宙的和道德的功能[16](P264)。清代历史名镇吴城的万寿宫、

睢阳庙、顺济龙王庙的庙宇宏大,信众如流,祭者如云,充分表现出民间信仰神灵的神性力量强大,也表现出庙宇神灵的道德功能

性。为深入探究吴城庙宇神灵的道德功能性,笔者试析清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 

1.文化控制,教化百姓 

在古代,民间信仰神灵被纳入国家祭祀范围的为“正祀”,未纳入国家祭祀范围的民间信仰神灵为“淫祀”。葛兆光认

为:“打击淫祀,视为国家与地方士绅共同推进文明的过程,是为了确保官方对祭祀权力的垄断。”
[17](P364)

这表现为国家对民间神

灵的掌控与管理,显现出国家对民间信仰神灵的扬与弃,充分反映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掌控与管理,更深层次的表现就是国家对

民间百姓的思想钳制与文化控制,即思想的教化与文化的掌控。 

许真君是“净明道”的祖师,他提倡的是忠孝人伦思想,教化世人,历代统治者都加封许真君,提倡许真君信仰。“历代官方

要员积极倡修铁柱万寿宫,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对许真君信仰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践行许真君“忠、孝、廉、慎、宽、裕、

容、忍”的民族精神,倡导一种廉明、清正的政风。”
[18](P18)

许真君信仰遍布全国,许真君演变为全国性神祗。 

睢阳庙神灵原型为张巡与许远,张巡与许远是忠君良将的典型代表。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大肆宣扬,希望王朝有更多的像

张巡和许远一样的忠臣良将为己所用,达到国家永固,基业长青。睢阳庙神灵多次受到敕封,即有“安澜神”与“张令公”的封号,

睢阳庙遍布全国。“张巡的斗争业绩和高尚气节,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节义操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代封建

统治阶级对此均大加褒扬当然有教人忠君之意。”[19](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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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是民间百姓普祭的神灵,是民间道教谱系的典型神灵之一,然而道教谱系神灵的教化功能是其固有的教义的,民间普建。

由此可见,吴城镇民间信仰神灵的普祭和各朝各代相延相继,显性表现的是民间百姓精神信仰的渴求,隐性表现的是国家对地方

管理的权力控制,即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思想教化和文化控制。 

2.安澜护佑,慰藉禳灾 

吴城镇三面环水,是鄱阳湖区典型的水域地方社会,吴城百姓担心的是洪涝灾害,水浪滔天,出行困难,水运经济受损;于是,

祈求水神神灵的护佑,安澜平波,是吴城镇民间信众共同的心理渴求与精神希望。吴城万寿宫的许真君、睢阳庙的张令公、顺济

龙王庙的龙王等神灵的水神属性,无不表现出信众对水神神灵的崇拜与渴求。 

在鄱阳湖区吴城镇,民间信仰水神神灵主要有许真君、睢阳庙张令公与顺济龙王庙龙王等。民间百姓信仰水神神灵,“其重

要原因是水神神灵的护佑,能帮助他们消除灾害,取得战胜水魔与困难的信心”[20](P15)。许真君铸铁柱镇地脉,息水患,敕封为“灵

感普济之神”,列入国家祭祀,春秋致祭,许真君水神属性应确凿无疑。 

长期以来,龙王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专司雨水之神,是职业化的水神形象,龙神不仅仅是民间百姓信仰,而且得到地方政府官员

的支持,即龙神信仰从民间祭祀走向国家祭祀,形成官民共祭[10](P12)。此外,睢阳庙张令公神灵多次被官府敕封。清代雍正年间

(1723—1735年),地方布政使李兰奏请敕封其为“安澜神”,水神属性不言而喻。显而易见,吴城民间信仰的水神崇拜是地方百姓

共同的精神渴望与现实需要,他们信奉水神,其目的是渴求水神神灵的安澜平患。毫无疑问,吴城镇诸水神信仰,其中的主要社会

功能之一就是安澜护佑,慰藉民众心理,禳灾避祸,护佑平安。 

3.拜神娱神,繁荣地方 

吴城镇是古代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客商往来如流。小小吴城一时成为西江巨镇,过往吴城的商旅差客大多抱着“宁信其有,不

信其无”的心理拜神和求神;尤其在古代社会气象科学不发达的年代,人们迷信思想严重,他们往往将自然界灾难或人生困苦归

结于神灵的影响和作用,信神、求神与拜神现象较为普遍。 

吴城镇地少人多,人员稠密,商旅差客众多。这些商旅差客常年在外行走,生意兴隆与行走平安是他们共同的心理需求与精神

渴望。见庙就拜,逢神即求,不仅是他们精神信仰的需要,而且是他们常年行走于江湖水面上排解孤寂与烦闷旅程的需要。拜庙求

神正好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一是打发水上旅程的无聊时光,满足了他们娱神的需要;二是拜神之际探寻民风与古

迹,高瞻远眺,陶冶情操,诗文以记。明代诗人王直路过吴城,作《吴城山阻风雨》一诗,云:“泊舟吴城山,胜览斯为最。登临方记

昔,正与匡庐对。兹晨一寓目,烟雨森昼晦,莫辨咫尺间,安知天地外,微茫彭蠡泽,汹涌百川汇。长风翻洪涛,欻见蛟鼍背,夙闻垂

堂戒,行止焉敢昧。”
[21](P2198)

诗人泊舟吴城,登临吴城山,登高远眺,鄱湖风浪滔天,诗人抒情叙怀。 

在吴城过往的游客骚人中,不管是信众祭拜还是游客赏景都表现为民众的求神和娱神。主观上,他们的祭祀与赏景为地方神

灵信仰推波助澜,为地方社会民间文化的发展添砖加瓦;客观上,他们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地方经济和文化消费,

繁荣了地方社会经济,也映射出广大信众与百姓对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渴求[22](P133)。 

三 清代吴城民间信仰文化当代建构的主要路径 

民俗旅游又称“绿色旅游”[23](P237),是指人们离开惯常地,到异地体验当地民俗的文化旅游行程[24](P326)。历经 2000多年的历史,

吴城民间信仰文化积淀深厚。本文挖掘吴城民间信仰历史文化,以民俗旅游为切入点,以时代发展新理念为引领,结合吴城社会发

展需要,建构吴城地方社会发展新路径。具体的主要路径是: 



 

 7 

1.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 

建构吴城民俗旅游,以民间信仰文化为切入点,重构吴城民间信仰文化历史遗迹或古寺,建设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打造吴城

民间信仰文化旅游域,吸引八方游客,如重建吴城万寿宫、睢阳庙、顺济龙王庙,形成以三庙为核心的民俗旅游场域。王雪基、孙

九霞认为:“旅游域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族群生活空间的重建,而旅游域原本是旅游空间与居民生活空间的界定与区

隔。”[25](P29)三座庙宇都位于吴城镇的中心地带,与民众生活区有一定的交叉,空间又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符合旅游场域的建构与发

展。 

吴城三面环水,俯视鄱阳湖,吴城民间信仰文化传承千年。由此打造民俗旅游场域,以民间信仰文化为核心,以湖文化、俗文

化、水运文化等为帮衬,以百姓生活场域和民俗旅游域的共存、共建与共构为对象,通过民间信仰神灵的祭祀文化、庙宇文化、

历史文化和吴城镇的水运文化、民俗文化的有效嫁接与交叉,建设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创新水域地方社会发展思路。 

具体而言,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重构与建设吴城古庙、古码头、古船、古官驿、古街道、古商贸、古客栈、古戏台等

等,加强吴城镇商贸文化、庙宇文化、民俗文化、祭祀文化、水运文化、信仰文化等继承和发展,丰富民俗旅游的主要内容,突出

吴城民俗旅游的特点和特色,形成具有历史名镇特点和特色的吴城民俗旅游的独特风格,使游客“闻俗而来,盛兴而归”,打造自

己特有的民俗旅游朋友圈,形成吴城镇民俗旅游游客的有效回流与扩散。 

2.打造吴城庙会民俗文化节 

清代吴城镇民间信仰兴盛,民间信仰文化风满鄱湖,往来吴城商旅差客无不登临寺庙。有的求神灵护佑保平安,有的寻芳探景,

有的消解水上旅途劳累,有的求财祈福,等等,目的各异;但不一而同,都是“闻神”而来,共同建构和推动了吴城镇民间信仰文化

与地方社会发展。 

清代时期,吴城庙宇众多,吴城庙会活动频繁,为广大百姓所追捧和喜爱,尤其是吴城万寿宫庙会最为热闹,也最受追捧。关于

吴城万寿宫庙会的繁荣与促进地方社会发展,今人吴城籍蔡恒茂的《话说吴城》载:“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一至十五,万寿宫庙会

如期开市,庙会期间,各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用品均会集中交易,各种风味小吃也会在庙会期间展示,此时去万寿宫购物最为理想。

同时,庙会期间,万寿宫人气财气最为兴旺。”[26](P31)“庙会对吴城镇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庙会上汇集各地农副土特产品进行

了展销,开展竞争,有利于提高本土产品的质量,促进本土生产发展,促进了古镇的市场繁荣。”[26](P32)蔡恒茂的论述充分说明庙会

活动给古镇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与渠道。如今,人们大多虽然不再迷信庙宇神灵,但是仍爱瞻仰庙宇,观神和拜神,

主要是为了排挤都市的喧嚣,寻求内心的宁静,娱神而至,人们在庙会活动中寻求精神食粮[27](P97)。由此,以吴城民间信仰文化为路

径建构当代社会新发展,前景可观。 

具体以吴城庙会为导引,繁荣庙会文化,吸引远近游客,建构吴城民俗旅游的庙会民俗文化节,打造吴城民俗文化节,游客可

以领略千年古镇、西江名镇吴城风光,祭祀神灵,采购农家绿色产品,吃吴城土菜,品吴城河鱼,观吴城江河风帆,用民俗活动丰富

和发展吴城庙会文化节,固化吴城庙会民俗节时间,打造绿色生态吴城旅游,助力地方社会新发展。 

3.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 

历史上,吴城镇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交通地理位置,雄踞西江,历经千年,繁荣地方。近现代以来,随着现代化交通的

迅猛发展和传统内河水运交通的日渐衰落,历史时期吴城镇三面环水的地理位置由优转劣,吴城镇由盛及衰,其常驻人口由十万

之巨变为不足三千,昔之西江明珠吴城镇逐渐边缘化、离心化。 

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昔日的鄱阳湖水上重镇——吴城镇迎来了新的发展曙光。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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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为历史名镇吴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吹响了新的集结号;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8](P32),吴城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抓住机遇,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战略的东风,可以

挖掘吴城本土文化,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搜集吴城民间历史文化,吸引八方游客。 

通过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再现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吴城古镇的历史沿革风貌与鼎盛时期的繁荣;回顾元朝末年陈友谅

与朱元璋大战鄱阳湖的传奇轶事;声讨日寇铁蹄毁坏古镇的罪行;讴歌鱼米之乡的丰富特产;呼唤誉为‘候鸟王国’得天独厚的

旅游风景线与古镇民风民俗的纯朴;收集历史名人的贡献及对古镇的评说和称誉”[29](P309),这是吴城人蔡恒茂所思,也是当代吴城

民众的所期所盼,表现出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具体而言,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主要用声电光影、图文物画

等方式展现吴城历史,重现古代吴城、近代吴城与现代吴城的景貌,丰富和发展吴城民俗旅游新内容,建构当代水域地方社会新发

展。 

四 结语 

清代吴城水运的发达及其地理位置的枢纽作用促成了吴城商业的兴盛,吴城发展雄踞地方,获江西历史四大名镇之桂冠,名

副其实。清代吴城民间神灵庙宇众多,庙史悠久。在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体系中,主要以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

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最为广泛,南来北往的商旅差客登临祭祀,加强了各地与吴城文化、经济的交流,促进了民间信仰文化的相融

与发展。不同的价值观念、信仰文化、商贸文化等彼此交相互融,呈现出人们价值观念的认同和趋向。 

吴城镇民间信仰神灵声名远播,故事灵验,往来客商骚人登临祭拜,民间信仰神灵文化的主要社会功能表现出教化百姓和文

化控制、安澜护佑和慰藉百姓、拜神娱神和繁荣地方。恰是民间信仰神灵功能的实用性与调试性,符合历代王朝统治者的需要。

历代王朝统治阶级对这些民间信仰神灵进行有选择性的吸纳并纳入祀典,在国家祭祀的倡导下,民间百姓普祭,形成在地方社会

治理中的国家力量在场,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地表现出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发展建构中的影响与作用,形成地方社会治理体

系中的底层结构及其国家权力因子,表现为国家与地方的互动。 

挖掘吴城民间信仰历史文化,以民俗旅游为切入点,打造吴城民俗旅游,积极践行时代新理念,积极回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建构吴城当代社会新发展,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新命题。从历史来看,吴城千年古镇,西江巨镇,

繁华无比,民间信仰文化深厚;从现实来看,吴城发展虽为衰落,但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秀美,历史悠久。对照吴城历史与现实,以

“名山”庐山旅游资源为核心,以“名湖”鄱阳湖旅游为联动,以“名城”英雄城江西省会南昌市为依托,打造生态、秀美吴城,

建构吴城民俗旅游,现实可行。 

具体而言,吴城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的主要路径是: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文化、历史展览馆等。打造生态

吴城、文化吴城和民俗吴城,丰富发展吴城民俗旅游,复苏和活跃吴城地方社会经济,实现鄱阳湖水域地方社会新发展,实现吴城

乡村社会振兴,这正是本文论述的旨趣所在和关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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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陈春声、赵世瑜、刘志伟、郭于华等。四是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研究,主要有顾颉刚、葛兆光、林国平、李向平、陈勤建、

叶涛、姜彬、王铭铭等。 

2关于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环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有魏斌、程宇昌、斯军、扶松华等,

他们对环鄱阳湖区民间信仰进行了宏观研究与分析;二是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神灵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梁洪生、谢磊、王华、周海

燕等,他们针对鄱阳县张王庙、吴城聂公庙民间信仰神灵进行了具体的个案研究。 


